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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玩失踪”

纹枰坐对
□庄学

打扫了房间，沏上了清茶，静静地
坐在书案前，读得全身心都受活起来，
或是不断地骂“这龟儿子会这么写”，生
许多嫉妒，或是数天里沉默了，胸中闷
得透不出气来……这是贾平凹在随

笔集《说话》里写的一段文字，令
我印象极深。

这本《说话》与我“玩
失踪”已经很多年了，最

近才冒出来，让我惊
喜了一整天。

这 本 书
是我20多年

前买的，还记得当时一翻开它，我立刻
就被书中的第一篇文章《说话》的俏皮
劲儿给吸引住了：“我出门不大说话，是
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后来想，伟人都
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普通话是
普通人说的话嘛！”

遗憾的是，我还没读完，它就趁我
搬家时“失踪”了。记得搬家时，我亲手
将三个书架的书仔细打包搬运，确定没
有一本书丢失，奇怪，真不知道它是什
么时候“开溜”的。

每当闲下来时，每当想重温贾平凹
那个读书的细节时，我就立马产生翻找
这本书的冲动，可惜，将三个书架上上
下下搜寻个遍，总是连个影子也找不
见。没想到，就在前几天，我与《说话》
“邂逅”，像与多年未见的老友在街上重

逢，让我惊喜不已，真不够意思，这家伙
一“藏”就是20多年。

我仔细打量着、抚摸着、翻看着它，
眼里竟有些潮热，“老友”和我一样都老
了，泛黄的书页散发着淡淡的墨香。其
实，这20多年来，它一直在书架上静静
地等我，我却毫不知情。

这本随笔集是小32开本的，薄薄
的，很不起眼，我在后面的版权页上看
到，它是1995年 3月印刷的，定价为
4.65元。怪不得找不到呢，原来，这本

“小书”在“豪华装、大开本、硬皮封面”
的书堆里，硬生生地被埋没了。

我忽然对书架上那些“贵族书”生出
一丝怨气：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装点
门面的，你们，你们……

想来，每个读书人应该都会很怀
念昔日图书的简装吧，软软的、薄薄的
一册，携带方便，还好读，唉……

□杨方

仁者与犬儒

□李焕有

嵇康和钟会会面，画面堪称
经典：洛阳城郊，柳树荫下，嵇康
挥舞着大锤，咚——咚——胳膊
上的肌肉饱满有力；向秀拉着风
箱，呼——呼——似在为嵇康打
铁配乐。

正在力与美的乐舞高潮之
时，几匹大马扬起的灰尘渐渐弥
漫了舞池。来者不是别人，正是
当朝红人钟会和他的几个哥儿
们。钟会站在离铁匠铺不远的地
方，眼巴巴地望着嵇康，想与嵇康
做朋友。嵇康则旁若无人地继续
演绎着自己的圆舞曲。当当、咚
咚的乐声填塞着尴尬的时间。

钟会久等无果，很没面子地
扭头离去。此时，就在此时，“何
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闻所闻
而来，见所见而去。”一个鄙视、讽
刺地问，一个自信、高傲地答，这
答案中藏着“走着瞧”潜台词。

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
人。嵇康是仁者，在权贵面前不
低头、有底线，对于讨厌的人，即
使对方是当朝红人，他也可以挺
直腰杆、不做软骨头。

前些日子，偶然看到《恶毒梁
欢秀》中有关“犬儒主义”的话
题。当下的犬儒主义者，一言以
蔽之，好坏、对错无所谓，理想、
信仰心中无；有奶便是娘，得势
就猖狂。

面对“仁者”和“犬儒”的话
题，我脑子里蹦出了如下思考。

人每天每时的作为，如点连
成线，线构成面，面又构成了一件
终生脱不掉的衣裳。善良、高尚
的作为，如丝、如绸，舒适美观；龌
龊、卑鄙的作为，如草、如纸，粗陋
枵薄（xiāobáo）。绳从细处
断，衣从枵处烂。当终生难脱的
衣裳破了烂了之后，身体就会暴
露，显出自己的本质。

“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
点尘俗气。”这是宋代大咖黄庭坚
对嵇康的赞誉。晋文帝司马昭的
妻子王元姬看到钟会平时的作
为，做出预言：“见利忘义，好为事
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事实正
是如此，嵇康名垂青史，钟会则因
谋反而死于非命。

记得有首小诗这样写道：一
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
已经手握黄昏；一年很短，短得
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窦绿，就要
打点素裹秋霜；一生很短，短得
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就已经身
处迟暮。在这么短的生命历程
中，我们应该不忘初心，不怨天，
不尤人。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
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人生环形道，把聪明用在
损人利己上的人，到头来往往搬
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机关算尽
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是
历史经验的昭示。社会的进步，
不需要如钟会那样的犬儒，而需
要更多像嵇康这样的仁者。

战友们赠我一副云子，用细草藤编
制的圆盒子盛装着。随手取一枚细看，
它身形半椭圆、底部扁平、细腻温润，赏
心悦目。将一枚黑子对着阳光，它便透
出墨绿色的光泽。

据传，围棋为尧所作，今人曾在汉
墓殉葬物中发现石制棋盘，历经传承，
成为现在纵横十九道共361子的形制，
也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颇有影响的棋
类活动。围棋被人称为“手谈”“坐隐”，
亦称“忘忧”“烂柯”等，从中可以看出历
代文人雅士的一种精神追求及文化内
涵。而今之围棋，加入了太多功利性的
东西，清风渐远，乐哉哀哉？

我也曾下过围棋。
当年全国兴起围棋热，军营里的战

士们也都学着下围棋，黑白之间的厮
杀，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经常对弈
的几个班长，棋风各异。匡班长是力气
型的，下法强悍，攻击一点不顾其余，揪
住你的长龙不放，猛攻猛打；汪班长是
斗智型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看似攻
上，实则图下，处处布下手筋，可收到意
想不到的效果；倪班长稳健有序，步步
为营，守角守边，布好局，等待对手入瓮
后再绝地反击。我们下围棋都不讲情
面，即使面对首长，也能下狠手。棋盘
上的风格，也代表了大家带兵训练的作
风，按照教导员的说法，就是“一个
个都是能踢能咬”的主，独当
一面叫人放心。后来
到地方上，这几
个战友也
都把

自己的事业与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我即将

离开部队之际，这几位班长合起来送
了我一副围棋，细心的倪班长还寻来
一块图板，用墨笔画上了棋盘，还刷了
一层清漆。这就是现在我手里的这副
云子。我专门查了云子的来历。云
子，原产地为云南永昌，以玛瑙和琥珀
为原料制成，始于唐宋，盛于明清，为
士大夫所喜爱，也曾是珍贵的贡品。
世间有“永昌之棋甲天下”的说法。现
在的云子，就是在“永子”的基础上研
制而成的。

这副云子伴随了我30多年。分别
数年未见的汪班长来洛，不及到风景区
游玩，就叫我带着这副云子到宾馆。我
们一夜手谈，竟不觉疲倦。还有江苏的
孔姓战友，大概想到在部队下棋时总输
给我吧，后来有了儿子，便取名孔林光
一（孔林来自父母的姓，光一则取自日
本著名棋手小林光一的名字），以此明
志。如今，他的企业越做越大，也
有孙子了，却再没有在棋盘
上驰骋过。

在地方工
作，我也
有几

位喜欢对弈的朋友，有时不乏私心，把对
弈作为同僚间的润滑油。一位常在一起
对弈的朋友位高权重，我曾将这副云子
送与他，期望他能于公于私给我些便
利。朋友一枚一枚地把玩，然后问我：你
知道苏东坡的《观棋》一诗吗？“纹枰坐
对，谁究此味。空钩意钓，岂在鲂鲤。”
一子贵千金哩。我暗觉羞赧。这副围
棋，毕竟伴随我走过了一段坎坷人生。

如今面对流水般的时光，静下心
来，偶尔读读关于围棋的书，时常取出
这副云子，对着阳光细细地瞧，感受那
沉而不滑的舒适手感，然后拂去棋盘
上的轻尘，夹起一枚棋子，轻轻落在天
元之上。争锋厮杀的心境已经远
去，抿一口清茶，摆一局棋，
棋子一枚枚落在心
里，那浮躁之味
便又淡了
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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